
Ｔｅｌ： 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２１２

Ｅ－ｍａｉｌ押ｙａｎｇｆａｎｇ＠ｃｙｄ．ｎｅｔ．ｃｎ 冰点·探索 ２０１2年3月28日 星期三 11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杨 芳

科学现场

影音书画

知新

本报记者 赵涵漠

地理大发现

实习生 张 渺

不爱官邸更爱家
这绝对是一座豪宅———俯瞰兰德河，

占地4英亩， 建筑面积8700平方英尺， 配
有5间卧室、 4间浴室、 一个中世纪风格的
吧台和一台风力涡轮机。 最重要的是， 这
里还不收房租。

这就是美国密歇根州州长官邸。 可甫
一当选州长， 里克·斯奈德就毫不犹豫地
表示自己不会搬进去， 他将继续生活在距
此70英里的安娜堡， 因为女儿的学校就在
附近。

当然， 斯奈德州长不受诱惑还有其他
原因。 他是一个风险投资家， 自家的房产
建筑面积达10600平方英尺， 还拥有室内
游泳池、 影院和酒窖。 斯奈德表示， 住在
家里一个额外的好处是， 他不需要官邸提
供的一批全职家政人员， 也就相当于为纳
税人省钱， “我相信每一块钱都是有用处
的”。

全美共有45个州为州长提供官邸， 但
一些政治家放弃了这项福利。 科罗拉多州
州长也是其中一位， 该州官邸所在地区较
为商业化， “而在我现在住的街区， 有16
个孩子可以和我儿子玩”。

“更何况， 我的妻子也希望自己的公
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区分清楚。” 他说。

在美国， 州长官邸不仅是该州第一家
庭的居所 ， 而且还是当地面向全国的脸
面 。 阿肯色州州长官邸在1950年代建成
时， 并没有举行剪彩仪式， 而是向民众发
出了 “开放日” 的通告。 “开放日” 持续
了整整一周， 共18万当地居民大摇大摆地
走进州长的新家。

这座官邸一层是行政办公区和会议

室， 二层也向公众开放参观， 只有面积最
小的三层才是州长一家的私人空间。 这里
每星期至少举办3次官方活动， 每年大约
接待1.6万人参观。 其中一任州长的夫人
甚至曾经抱怨， “与其说是个家， 还不如
说是个小型会议中心”。

对于一部分富翁州长来说， 这样的官
邸有点小。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 官邸又实
在太大。

2003年， 马里兰州州长埃里奇一家兴
高采烈地搬进官邸。 他们迅速发现， 这里
没有供孩子洗澡的澡盆， 整幢房子只有一
个工业冰箱， 还被扔在地下室的角落里。

“房子实在太大了。” 埃里奇夫人曾
向 《华盛顿邮报》 的记者描述过新家的第
一顿晚餐，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宽大的老
古董桌子周围， 彼此离得远远的， 完全没
有了家的温暖 ， 大家只能傻傻地看着对
方。 厨师恭敬地站在一旁问我们晚饭的安
排， 他说能为我们做任何可口的饭菜， 不
过我们只是傻笑。”

更何况， 即便是州长官邸， 卫生或消
防条件也有可能不达标。 2005年， 建于19
世纪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官邸遭受霉菌

侵扰 ， 州长一家不得不在外躲避了整整
两个月 。 2008年 ， 得克萨斯州州长官邸
发生火灾 ， 烧毁墙面 ， 幸好州长夫妇当
时身在瑞典。

不过， 比起佛蒙特州， 以上两位州长
应该感到幸运。 佛蒙特州州长官邸坐落在
州议会附近， 在那栋小楼里可以找到州行
政部门和州长办公室， 就连该州的历史博
物馆都占据其中。 “官邸” 藏在第5层的
角落， 卧室小到只能放一张平时折叠靠墙
的沙发床。

州长舒默林只好自己在附近租了一栋

房子。 但根据该州法律 ， 在议会开会期
间， 他甚至领不到住房补贴。 因为他不住
那间小卧室。

作为阿肯色州的 “著名旅游景点 ”，
该州州长官邸仍旧每周两次向公众开放。
但1999年时 ， 这座庄园曾遭受龙卷风袭
击， 州议会决定对其进行全面维修。 阿肯
色预制房屋协会为 “受灾州长” 哈克比捐
赠了一套活动房屋， 就放在官邸大院内，
供该州第一家庭在施工期间居住。

“哈克比的新家” 一时成为全美的新
闻热点。 一位长着大下巴的知名脱口秀主
持人与州长现场连线， 哈克比先生告诉主
持人， 他们家的临时宿舍 “大到装你的下
巴没问题”。

第一家庭并没有号召发扬艰苦朴素的

风气， 因为哈克比夫人打心眼里觉得新家
挺不错。

比起州长官邸， 这个临时宿舍给了她
更多私人空间。 她去冰箱拿可乐不再需要
穿戴整齐， 她甚至还可以轻松地躺在床上
看电视， 而不必担心随时要招呼前来参观
的游客。

几乎每一本奥地利旅游指南上，安德
里亚斯·波斯杰克居住的房子都会被列为
“维也纳之行必去景点”。因此，每周都有
人打电话预约参观。 坐在轮椅上的主人，
总会提前在大门口热情地迎接访客：“我
是住在这里的安迪，欢迎来到煤气罐！”

行驶在维也纳市区开往机场的公路

上， 人们远远地就能看到4个巨型煤气罐
屹立着。不过，这些煤气罐里面装的不是
煤气， 而是安德里亚斯这样活生生的人。
上世纪末经过改建后，煤气罐的砖外墙得
以保留， 内部那些真正的煤气罐被拆除，
修建起楼房，配备先进设施，成为可供居
住、 商业使用等功能的新型 “煤气罐社
区”。

社区里如今住着1500多名住户，还有
70多家商店、银行、餐厅等配套生活设施。
住户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煤气罐居
民”。每年冬天，煤气罐社区居民委员会主
席安德里亚斯会组织全体居民聚会，为这
4栋有110多年历史的建筑举办生日派对。

“在旧的煤气罐里盖新房子有一个缺
点，新房子的设计要受到老房子形状的限
制。” 安德里亚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
“但是， 这些改造后的房子重新焕发了生
命， 它们拥有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风格， 以及自己的设计。 这就是
它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改造再利用， 是我们的
态度， 也是让一个城市焕发
生机的方式

安德里亚斯是煤气罐社区第一批搬

进来的 “元老级 ” 住户。 2001年 ， 他还
在大学读书， 四处找房子住 。 报纸上的
租房信息， 没有让他中意的 ， 反倒频频
上新闻的 “煤气罐里的家” 吸引住了他。

在维也纳， “煤气罐” 几乎算得上家
喻户晓的地标性建筑。 这4个煤气罐建造
于1896年，每个直径60米，高56米，曾经是
维也纳的主要能源基地，陪伴奥地利人度
过了80多个春夏秋冬，直至天然气渐渐取
代煤气，成为更常用更清洁的能源。

1986年，4座里程碑式的巨型煤气罐
正式退出生产一线， 内部结构被拆除，仅
留下砖外墙。废弃后，除了偶尔举办过几
场震耳欲聋的音乐演出外，这里还曾经借
给007剧组，拍摄过影片。其他时间 ，这个
工业时期最核心的动力来源，在维也纳市
郊静静地矗立着。

“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都会面临这样
的困扰：产业转型以后，工业时代留下的
建筑遗产应该怎么办？” 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陆地告诉中

国青年报记者。“是大拆大建，把一切推倒
重建，还是把老房子留下来，进行适应性
再利用？”

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选择 ，在上世
纪欧美主要工业国家都有不少支持者，并
且不少国家经历过“大拆大建”的阶段。但
1975年后 ， 欧美许多国家用法律形式给
“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以支持，并对此类
建筑进行财政补贴，使其成为建筑学领域
的一种潮流。据统计，在美国约70%的建筑
项目与此有关， 欧洲则有80%的建筑业务
属于“旧建筑再利用”。

让老房子融入新时代，后来渐渐变成
主流。英国人把废弃的老式发电站改造成
举世闻名的泰特美术馆，被誉为“英国美
术史上的分水岭”； 德国人把荒废的多个
工业区改造成住宅、商用楼房以及旅游景
点，就连报废的火车头都“重装上阵”，被
改造成餐厅，供游客在荒废铁轨上的火车
里喝着咖啡晒太阳。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 ，建筑
遗产的保护方式主要以改造为博物馆为

主，但人们意识到，这种方式未能将遗产
的种种价值有效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因此，欧洲在70年代中期提出“住到古
迹中去”的口号。通过将大量历史建筑改
造为宜人的居所，有效地将历史遗产融入
当代人居环境的建构中。

正是在这样的建筑潮流影响下，1995
年，奥地利政府举办设计竞赛，为将老煤
气罐改造成新城区寻找最佳方案。“充分
尊重老煤气罐在城市历史中所扮演的角

色”，“保护原有外观， 通过内部结构的彻
底改建来适应功能转换，使其既适合现代
生活所需，又能让人从外观上清晰地辨认
出它们昔日的功能和当地的历史”。 政府
提出了这样的基本理念。

这一高难度的历史与现代的建筑对

话，吸引了全世界的顶级建筑师。最终，法
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 奥地利蓝天设
计室以及奥地利国内顶尖建筑学教授分

别担任起ABCD四个煤气罐的适应性改造
工作。

经过两年半的改建后 ，4个罐的上部
建成600多套公寓供人居住， 其中既有标
准套间， 也有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户型。底
座几层是为商业、娱乐以及办公等设计的
公共用房，有大型超市、电影院、银行、警
察哨所，甚至还有一家幼儿园。

“生活在这里很享受，这是一座‘城中
城’， 所有想要的生活设施都在同一个大
楼里。最重要的是，你会有一种独特的体
验———你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名字的陌

生大楼里，并且它的名字也不是诸如‘中
央大街56号’这样冷冰冰的门牌 。大部分
的奥地利人都知道‘煤气罐’，提起它也都
会想起许多过去的故事。”安德里亚斯说。

对亲手为煤气罐设计“新装 ”的建筑
师来说，“留住有故事的老房子”并不单单
指那些贵族般的历史名胜。那些没有显赫
历史背景的普通房子，承载了普通人对城
市的历史记忆，也不应该被轻易地从地图
上抹去。

“对于那些并不神圣的房子 ，将其改
造再利用，是我们的态度。” 负责改建B罐
的奥地利蓝天设计室建筑师沃尔夫·皮克
斯说。“我们应该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为它
们找到新的使用方式。这是让一个城市焕
发生机的方式。”

人们不仅共享属于过去

的历史，还在一起为未来创造
回忆

作为煤气罐社区兼职导游，安德里亚
斯常常会遇上世界各地的访客，其中不乏

中国面孔。
“他们会惊讶地对我说 ，煤气罐社区

居然这么大，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煤气
罐里面明亮宽敞，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
样。” 安德里亚斯不无得意地补充道 ，“B
罐里面还有一个煤气罐花园呢，这也是我
们独有的特色。”

虽然对维也纳四大煤气罐改造利用

的成功案例早有所闻， 但实地考察时，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邓雪娴教授“面对高60多
米的这组煤气罐， 还是很惊讶”。“从外观
看是砖砌的欧式古典老建筑 ， 但一走进
去，却是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和
公寓。”邓雪娴说。

改建后的4个煤气罐用一条长长的购
物街贯穿在一起， 通过地铁跟市区相连，
并设有多个地下车库， 适合现代城市生
活。为了保证每套住宅的通风采光，每个
设计师都拿出自己的创意 。A罐设计师
让·努维尔沿着煤气罐的筒形外墙嵌入了
18幢弓形住宅塔楼，组成一个有“缝隙”的
环，并为煤气罐盖上了玻璃穹顶，透过穹
顶和塔楼之间的“缝隙”，煤气罐内部十分
明亮，被称为“光明殿堂”。

“走进煤气罐里面，抬头可以看到很
多新添的彩色玻璃，穿过新楼外面就是古
老的砖外墙。 当阳光透过玻璃射入大堂，
会有一种震撼而梦幻的效果。” 在煤气罐
社区体验了“古今穿越”的陆地说。

虽然许多人喜欢参观充满记忆的名

胜古迹，但他们未必愿意住进满是历史的
老房子。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出任法国
巴黎市长的希拉克就一度对老建筑很不

屑，觉得它们“没什么好改造的”———那些

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电梯、没有集体
供暖设施、没有任何先进设施的房子并不
适合现代生活。

然而，经过和民众广泛对话 ，仅仅两
年后， 他的观念就彻底改变。 在接受美国
《建筑评论》采访时，他特意提到，巴黎那时
候还有几十万套没有现代设备的历史建

筑，完全可以经过适应性再利用，重新成为
巴黎人独具特色的高质量生活场所。

因为腿脚不便，安德里亚斯更关心生
活是否便捷。“我住在C罐，出门就是电梯，
下楼可以到超市买食物，或者去电影院看
电影， 心情好的时候偶尔去剧院看演出，
万一生病了这里还有医生和药店。路上碰

上邻居，大家会打打招呼聊聊天，这里就
像一个部落或村庄，住户相互认识，常常
聚会或者组织活动。”他说。

住在充满记忆的煤气罐里的人，不仅
共享属于过去的历史，还在一起为未来创
造回忆。 除了每年集体为煤气罐庆祝生
日，他们还组成旅行小团队，一起徒步旅
行。4个煤气罐的居民还组成4支不同的足
球队，定期举办“煤气罐足球赛”。

人不仅住在房子里，更住
在历史和回忆里

“这里的房子是不是很贵？”经常有游
客这样问安德里亚斯。这往往需要他费一
番口舌。因为对主持城市规划建设的奥地
利政府来说，设计改建以及后期维护煤气
罐社区，花费超过1.78亿欧元，远比用推土
机将这片旧工业区夷为平地重新盖房子

昂贵得多。 但对安德里亚斯等居民来说，
这里的房价反而比维也纳其他楼房低 。
“政府鼓励人们住到旧建筑改造而成的煤
气罐社区，所以给这里的居民相当高的补
贴。”他解释说。

在他眼里，长远看来，煤气罐社区一
定会不断升值。商场、电影院和音乐厅等
商户的不断盈利，旅游带来的收益也不断
增加，但他更愿意强调的是，“我们保留住
了回忆，煤气罐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不会贬
值的”。

“很多人会觉得，做旧建筑再利用的
人是带着一颗怀旧的心 ， 但在西方人看
来，老房子不会单纯为了怀旧，反倒会作
为激发新灵感的土壤。我也希望能够生活
在有记忆的房子里。”陆地说。

正是在“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 ”理念
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有历史的老建筑，如
同流水一样自如地融入现代城市之中 ，
有时甚至让人无法察觉。 邓雪娴在欧洲
的城市， 走进路边餐馆 ， 常看到室内的
老式楼梯、 彩色玻璃的老窗户 、 旧门把
手和加建的夹层， 才意识到这是用旧建
筑改造而成的。

当她回到北京，这股“老建筑风潮”也
渐渐吹进了中国。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
的新天地、广州水泥厂等建筑案例，都成
为这一理念的中国样本。

然而，让陆地感到些许遗憾的是，“目
前国内大多数的案例都是将旧工业区改

造成艺术区，或者对名胜古迹进行修缮改
造，很少有案例是将合适的建筑改造成现
代住宅使用的”。

毕竟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记忆往往
跟那些“并不神圣的房子”有关。陆地还记
得，小时候家住苏州，是“临着河的典型江
南房子”， 自己赤着脚从客厅的台阶走下
去，直接可以踏进水流潺潺的河里。

但在10年前 ， 这座老宅按照市政规
划被拆除， 身为建筑学教授 ， 陆地只能
眼睁睁看着装满过去的历史和回忆的房

子被夷为平地， 然后陌生的大楼在那里
拔地而起。

陆地收集了国外许多类似案例进行

研究， 写成了系统性介绍旧建筑适应性
再利用的专著 《建筑的生与死： 历史性
建筑再利用研究》。 里面自然少不了安德
里亚斯引以为豪的家———煤气罐社区。

正因为如此受关注， “煤气罐社区
专家” 安德里亚斯最近很忙 。 他要召集
新一年的社区规划会， 还时不时要着西
装领带， 坐着轮椅在4个煤气罐中往来穿
梭， 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媒体讲述这4个
煤气罐的故事。

“只要到维也纳 ， 很多人都会去逛
逛这组煤气罐改建成的商业中心和文化

中心。 它记录了城市历史的变迁， 延续
了城市文脉。” 邓雪娴感叹说， “如果把
这4个煤气罐拆除， 新建一组高层建筑 、
高档社区， 大概是不会吸引人去参观的。
因为大拆大建、 片面追求容积率 ， 只会
让一个城市失去特色。 这也正是我国在
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千城一面 ’ 的
症结所在。”

当心！变异的海鱼游来了
实习生 张 渺

静谧的海水中，一条幽蓝的海鱼正在
静静游动，遍体浓艳的蓝色花纹上间杂着
白色的斑纹， 偶尔还有些许粉红点缀，触
须上更是布着细小的、 珊瑚状的红须。一
对儿黄澄澄的眼睛周围，红黑相间的纹路
看上去十分显眼。

这并不是什么新品种的鱼类，也不是
哪个科幻电影里特效的产物，而是一只因
核辐射变异的海鲶鱼！

自2011年灾后第四周至今，日本潜水
摄影家键井靖章冒着核污染的危险，多次
潜入海底拍摄震区的海底世界，用影像记
录着一年来水下所发生的可怖变化。

照片里，汽车倒卧海底，车身变形，被
海水腐蚀得锈迹斑斑，倒插在泥泞中的钢
琴已瞧不出原来的形状，仅黑白琴键赫然
在目，一片废墟中，前日本天皇的照片还
依稀可辨。

不过， 这些灾后水下的破败景象，都
远远不如那条变异的海鲶鱼，给人造成的
视觉冲击力大。

3月18日的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潜水委
员会成立时的活动中，键井靖章展示了这

组珍贵的照片。看到照片中凋敝的海底震
区里，游弋生活的变异生物时，不知与会
者是何感想。但照片在网上公布后，确实
引起一片哗然。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研究员肯·比塞勒一直负责监测日本福
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他在今年2月21日透
露 ， 此次福岛核事故扩散监测于去年6
月开始 ， 尽管核事故发生已近一年 ，但
核泄漏引发的核辐射并未停止 ，在距日
本30～64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检测到的辐
射物质铯-137浓度是正常值的10～1000倍。

核辐射至少已经随着海水扩散到了

640公里以外的地区， 而且仍在向更远的
距离扩散。除了海水外，该片海域的鱼和
浮游生物体上也都检测到了包括铯-137
在内的核物质，其辐射水平比灾前该水域
平均水平超出10倍以上，最高核辐射水平
则高出1000倍。

放射物已彻底融入了海底泥土当中

深达20厘米，就像当年的切尔诺贝利地区
的核污染一样，在漫长的年月中都不可能
轻易散去。

肯·比塞勒表示， 检测结果中显示的
铯-137的水平比通常被认为会造成伤害

的程度要低， 不足以威胁海洋生物安全，
不影响人类食用海产品。

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并不
是那么可靠。尤其，当令人震惊的变异生
物照片已经摆在了眼前，谁能面对那张发
着幽幽绿光的黄鱼鱼卵照片说，这是无害
的可食用的？

当变异发生，给物种、给生物链带来
的变化不仅仅是时间就能够结束的。放射
生态学家沃德·维克勒说， 海洋动物的卵
和幼体对辐射较为敏感，所导致的辐射暴
露将改变它们的DNA。

纽约莱曼学院海洋与江河口研究所

负责人拉什林则指出，绝大多数变异动物
无法幸存，一些动物还会将变异遗传给下
一代。如果海洋动物摄入受到辐射的植物
和小型猎物，海洋食物链将受到污染。

眼下国内专家最担忧的，就是核泄漏
事故对中国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灾后排
放的放射性污水主体向东漂移，主要影响
日本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但日本附近海
域存在极其复杂的中小尺度涡动，会将部
分放射性污水向太平洋西南方向输运，长
期来看，中国海域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如果整个生物链中开始出现

变异的DNA，全人类都是受灾者，躲到南
极也没用。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有一部家喻户晓
的系列电影名为《哥斯拉》，影片中塑造了
一只在美国承受了核辐射后从海上出现、
袭击都市的怪兽，眼下，造成核辐射的灾
后垃圾已经有了， 哥斯拉会不会也不远
了？

按照计划， 日本政府希望在2014年3
月之前，将所有灾后的核污染垃圾处理干
净。希望这里所说的处理方式，并非如去
年一样，指的是“倾倒入海”。

否则，科幻电影里想象出的核辐射变
异生物哥斯拉，真的有可能化身为“鱼斯
拉”，在某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浩浩荡荡地
登陆东京呢。

去哪玩

长假去哪里玩？再过20年，喜欢旅
游的人们会多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

择———太空旅游！
据英国媒体报道， 美国科学家提

出了一项 “星际列车” 的构想， 利用
1600公里长的真空管道和超导电缆，
将磁悬浮列车送入低地球轨道， 使用
太空列车向轨道运送货物和人员。 美
国科学家詹姆斯·鲍威尔指出， 用这
种方式进行太空旅行的成本远比用火

箭低。
科学家们预测， 最快到2032年，

每年将有400万游客可以进入太空旅
游 ， 计算下来 ， 或许每人只需拿出
区区5000美元 ， 便可实现遨游太空
的梦想。

根据鲍威尔的计算， 用于给列车
加速的管道出口的高度需在海拔4000
米以上，全球范围内除了南极冰盖，只
有四个理想地点，分别位于美国、俄罗
斯、格陵兰和中国。这无疑是中国旅游
爱好者的一大喜讯啊， 又节省了一笔
出国前往发射地点的费用。

现在就可以开始幻想了， 等20多
年后， 在微博上发几张太空旅游归来
的照片， 写几篇旅游日记， 真是太拉
风了。

从花2000万美元登陆国际空间
站， 到60万英镑的太空旅馆和20万美
元的太空飞机，再到将来的5000美元，
昂贵的太空游价格不断下跌， 几乎比
得上清仓大甩卖。 昔日王谢堂前的太
空飞行旅游，飞着飞着，就进入寻常百
姓家了。

找啥吃

忘了地沟油、瘦肉精和毒奶粉吧，
与塑料纤维质比起来， 那些可以人为
制造的有毒食品都没什么可怕的。

最新一期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
期刊的一项研究报告发出重要警示，
来自洗涤人造纤维衣物后散落的、只
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微小塑料碎

片，目前正随着污水排放，越来越多地
堆积在海洋环境里，而且，已进入到动
物的食物链中。

研究团队分别从英国、 印度和新
加坡等全球18个海岸提取样本， 没有
一个样品不含有微细塑料屑。

更可怕的是，研究发现，比1纳米
还要小的塑料屑被许多动物吃进肚

里，通过这些动物的胃，进入其循环系
统，之后堆积在细胞里。久而久之，也
许会成为细胞的一部分遗传下去。

越是靠近大城市的海域， 情况越
严重。人们更容易关注核污染、石油泄
漏对生物基因造成的变异损害， 往往
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垃圾。

在人们稍不留意之际， 化学垃圾
正在日积月累地改变着生物链， 像是
一辆没有刹车的列车，飞速前进着，不
可能停下来更不可能回头。

如果食物链已经污染， 谁也别想
抱着侥幸心理了， 躲到地球上任何一
个角落过自给自足的日子， 也迟早会
波及的。

只能在心里期盼， 人类也快一点
进化，追上这环境变异的速度吧！

谁在想

还记得1999年的那道高考作文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吗？当初这道非
常“科幻”的题目一出现，便引起了广
泛讨论。如果该题在13年后的今天出，
可能就不会引发那么大的波澜。 因为
科学已经赶上了想象的步伐， 迈向了
前沿。

前不久， 美国有两个科学家小组
公布实验结果， 宣称发现了可以建立
“伪造记忆”的方法。记忆存储在大脑
细胞中， 而研究小组可以控制这些细
胞来建立“人造记忆”，将伪记忆植入
大脑。

从表面上看， 如果记忆移植技术
进一步发展， 未来的人类学习什么都
方便了， 只需要移植专家和前人的记
忆就行了，不但能节省大量时间，还能
学得更完整更准确。但是，强行移植的
记忆和自己的理解真的能一样吗？用
自己的脑子想别人的记忆， 恐怕不是
那么容易的。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 记忆移植的
弊端也不少 ， 若是这项技术被用于
犯罪行为 ， 真的是触及了人类自由
意志的底限 。前不久 ，美国心理医生
马克·施瓦兹为了赚取不义之财，竟
在为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期间， 向其潜
意识中 “植入” 大量恐怖的 “虚构记
忆”，骗取多达65万美元“治疗费”！

不过， 关于记忆移植的研究目前
仍处于初级阶段，仅适用于老鼠。实验
成功后科学家激动地宣布：“我们最终
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人造记忆！”究竟这
一技术是利是弊， 还得再看今后的研
究成果了。

煤气罐社区：住进房子，也住进历史
本报记者 李斐然

煤气罐社区内部


